
蕭旭 | “伎倆”再探源 

中古語詞“伎倆”，又寫作“伎兩”、“伎量”、“技兩”、“技倆”、“技

掚”、“技量”。張小豔考其語源，她的主要觀點是：

“伎倆”本當作“技量”或“伎量”，是一個偏正複詞，指技能、本領，形容人

在技藝方面有一定的“量”，其構詞表意與“智量”、“器量”、“局量”、“識

量”、“氣量”、“意量”等相同。“技”為本字，“伎”為借字。《說

文》：“技，巧也。”其字作“伎”在唐五代時期已極通行。

疑“兩/倆”當為“量”的音借字，“伎兩”或“伎倆”皆當作“伎量”，亦

即“技量”。詞義上，“量”可指容量、限度。“技量”、“伎量”本當讀

jìliànɡ，因借“兩”作“量”後，人們按借字的讀音念，遂改讀為jìliǎnɡ[1]。

張君說“技”為本字，這是正確的。《說文》：“巧，技也。”二字互相為訓。

張說“技”借為“伎”在唐五代時期已極通行，其實在秦漢文獻中，已多

借“伎”為“技”（例證極多，無煩舉證），不是唐五代才產生。張君其他說法，余

則有疑焉。

我的看法是：S.2071《切韻箋注》：“倆，良獎反，伎倆。”《集韻》：“倆，

里養切，伎倆，巧也。”[2]“量”仍當讀liǎnɡ（里養切）。“兩

（倆）”與“量”皆“良”借字（無煩舉證）。“良”、“能”一聲之轉。“伎

倆”是“技（伎）能”轉語，並列複合詞。

《說文》：“良，善也。”《論衡·別通》：“醫能治一病謂之巧，能治百病謂

之良。”良亦巧善也。《呂氏春秋·簡選》：“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，銳卒千人，

先以接敵。”高誘注：“兩，技也，五技之人。”兩讀為良，善也，能也。“五

兩”謂五種技能也。范耕研謂“兩”即今“技倆”[3]。馮振亦謂“兩”即今“伎

倆”，“伎”與“技”通，謂多能多藝也[4]。譚戒甫謂“伎能”音轉為“伎兩

（倆）”，引《集韻》“伎倆，巧也”[5]。金其源亦引《集韻》，謂“五兩即五

技，亦即五兵”[6]。孟蓬生曰：“《左傳·昭公十八年》：‘吾身泯焉，弗良及

也。’孔穎達疏引服虔云：‘弗良及者，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，不能及也。良，能



也。’《春秋繁露·精華》：‘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。’……‘良’訓‘能’，實

即‘能’字之借。‘良’之於‘能’，猶‘竜’之於‘能’也。”[7]

“技能”見《管子·形勢解》、《國蓄》及《韓子·功名》、《淮南子·兵略

篇》，“伎能”見《淮南子·道應篇》、《主術篇》、《繆稱篇》，《史記》“伎

能”凡五見；《治要》卷40引《韓子》“技能”作“伎能”，《御覽》卷360引《淮

南子·繆稱》“伎能”作“技能”。“技（伎）能”在中古漢語聲轉作“伎倆”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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